
紅葉樹林飄下片片楓葉，石蒜妖佇立於紛飛的火紅之中，伸出的手掌捧住墜落的紅葉。 
 
該用何者理由去接近她才正當？凝視著清晰而整齊排列的葉脈，叉分的線條宛如組合

成一片燃燒手掌，這樣美麗的事物能夠引起她的興趣嗎？ 
 
「…！好痛！」 
 
沉浸於自身的思緒，前方迎來的楓樹無心留意，額頭上前敲擊樹幹發出響亮的聲音，手

上的紅葉隨風飄去，疼痛使得石蒜妖閉上眼雙手捂著額頭。 
 
＊ 
 
垂著紅鬚的榕樹混入一片景色，連接地表的無數氣根筆直而纖細地，交錯於楓木之間成

了一小片交界曖昧的混合林地，樹陰下密佈著如血管突起的盤根，悄悄享用土壤深處的

養分。 
 
「哎呀。」樹木間傳來感嘆。他遠遠感受到一個人影，正確地說是植物散發的氣息，像個

人一樣地以穩定的速度接近、撞上自己的枝幹。 
 
「這是怎麼啦？這位小哥，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，遮蔽了你的視線嗎？」 
 
沙沙地的聲響迴盪在林間，像是有強風拂過林葉，卻略過行人的衣襬，收縮的樹幹像是

倒退了生長，逐漸朝近處聚攏，碧綠的枝葉繁複地宛如一襲翻飛的長衣，最終落在聲音

的主人肩上成了長羽織。他赤腳踏上楓紅，伸手撫摸剛碰撞的前額，葉綠般的雙瞳打量

著石蒜花。 
 
＊ 
 
樹林間迴盪著沉穩的聲響，茫然的石蒜妖緩緩抬起頭，恍然間注意到眼前的枝幹逐漸化

為人形，一名身披著翠綠羽織的榕樹妖踏步前來關懷傷勢。 
 
剎那間事情的演變，不擅於靈機應變的石蒜妖一時無法反應，原地愣著數秒，口中重述

著迎來的詢問。 
 
「看不見的東西…遮蔽視線…？」 
 
沒有馬上領會這段話的隱喻，石蒜妖的腦海中轉呀轉，看不見的東西要如何遮蔽視線

呢？花了幾秒鑽研於這段話的邏輯性後，才大略推測出所表達的意涵。 
 



「…我在，思考事情？」 
 
額頭上輕微的擦傷，殘留著隱隱的痛覺，卻在專注思考而忘記了疼痛。 
 
＊ 
 
「或許有什麼事情，使你想得出神了吧？」榕樹的笑容婉約，撞樹的石蒜可不是天天遇

見。倘若真的被哪個妖魔奪去心神，在這座充滿妖氣豐沛的森林中，只是食物鏈的無常

，一顆外來樹妖少見多怪罷了。 
 
若在現世，或許是被稱作手機的螢光幕奪去視野，無心看路而撞上自己的人類吧？ 
 
「若有煩心，不妨稍停腳步吧。這片林地雖廣，如果再撞上什麼，恐怕會被索點過路費

呢。」樹妖說著，逕自挑了一處空曠，盤起雙腿席地而坐，彷彿不介意身上的和服裝束變

得凌亂，纖細的枝芽亦從衣袖領口緩慢冒出。 
 
「我是渡部早苗，稱呼隨意就好，想請問該如何稱呼小哥呢？」 
 
＊ 
 
「我叫慕希。事情…煩心…真要說的話，確實是有…」 
 
見榕樹妖坐下，石蒜妖先是困惑竟會如此坦然地接受他人的訴說，一時間在是否給予他

人麻煩之間做選擇，隨後顧慮到禮貌性，本身也未曾想過對他人編造謊言，便探頭環顧

四週，見地上沒有崎嶇不平的表面，蹲下身子手抱雙膝，組織著自己的煩心事。 
 
「…只是一件，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，要說如何解決也是簡單，就是鼓起勇氣去跟想說話

的對象說話就好了，但是如何鼓起勇氣，這對我來說這是一大難題…」 
 
石蒜妖說著便搔了搔頭。僅是鼓起勇氣就能解決的問題卻做不到，向他人傾訴出口實在

覺得為難情。 
 
＊ 
 
若要壯膽，依循古法可先將米、麥之類穀物碾碎，浸泡於水中封存數日，加以蒸熟並處

理成麴，等待發酵後以蒸餾分離其中的液體，再過濾雜質，萃取而出的植物精華，三杯

下肚，通常能夠藉此忘卻煩惱、增加膽量，人類俗稱借酒膽。 
 



「雖然我能提供一些方法，但是在這之前⋯⋯」渡部思忖片刻，緩緩道出疑問：「請恕我冒昧

一問，慕希君想與之交談的對象，是何種令人畏懼的存在嗎？」 
 
畢竟喝酒容易誤事，即便妖怪的酒量通常無法與人類的標準相提並論，正因如此，才難

以察覺大醉酩酊，萬一弄巧成拙，那借來的勇氣恐怕還得倒虧回去。 
 
＊ 
 
「…咦？啊、不是，不是因為畏懼所以沒能鼓起勇氣…不是那麼可怕的存在。」 
 
正因為並不是那般的存在，才會述說自己的煩惱微不足道，若要追究缺少勇氣的原因，

也許是害怕著下一次自己會留給對象負面的印象。 
 
「…其實，是生前關係很好的女子…這樣說很奇怪，但我確實有著生前跟那名女子一起

面臨死亡的記憶，然後我又重新作為石蒜妖怪誕生了，後來也想起了跟生前跟那位女子

立下的約定，但是現在我找到她，她已經不記得我是誰…」 
 
在闡述著自己所煩心的事情，胸口不自覺一陣抽痛。奇怪？為什麼會痛？ 
 
「我認為，再一次重新認識她就可以了，但之前碰面似乎給她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，現在

很苦惱該怎麼挽救，但又沒有頭緒…」 
 
並不是很清楚自己心中的狀態，訴說著煩心事的同時面部沒有大幅度的表情變化，僅有

微微地眼眸下垂。比起理解自己的狀態，石蒜妖更著重於下一步該如何去行動。 
 
＊ 
 
渡部靜靜聽著。強烈的臨前記憶，往往是生成為冤靈或惡鬼的契機，但基於執念包含的

情緒，眼前的帶著記憶轉嫁於石蒜的妖異，或許不是那樣無可救藥的類型。 
 
「是這樣啊。慕希君想必非常珍視那份約定吧？但是另外一位，或許已經展開新的人生

了，若是如此也並非壞事呢。」換作是活過千年的樹妖，只要能再次見到思念之人的笑容

，哪怕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緣，他便了無遺憾。 
 
「聽起來你們重逢之後，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嗎？」視線回到垂頭喪氣的慕希身上。 
 
＊ 
 
 「…呃！」 



 
「或許已經展開新的人生了」，這句話彷彿如箭矢正中了要害，原本就有些苦悶的胸口變

得更加刺痛。 
 
「…我試圖跟她相認，她說我可能是認錯人了…可能認成她的妹妹…雖然我很確定我不

是誤認，但是對於不知情的來說…認錯人是很失禮的事情吧…？」 
 
低垂著頭的石蒜妖越是解釋著，頭更是低到快到埋進雙臂之間，心中不斷地反覆著「或

許她已經展開了她自己的人生」，不知為何若是記著這句話，就愈加無精打采。 
 
「…也許如早苗先生所說的，對方已經有她自己的生活要過了，我這樣惦記著生前的事

情…隨意打擾她的生活，對她而言我只是個陌生人，也許她不需要那個約定了，我會不

會就像笨蛋一樣，做些無意義的事情…」 
 
說著洩氣話，對慕希來說似乎是個相當丟臉的事情。石蒜妖一邊說著，不自覺以雙手臂

去遮擋面部，彷彿不想讓他人看見自己沮喪的表情。 
 
＊ 
 
陣風從林間呼嘯，枝葉摩挲著，紅楓翩翩落地的聲響格外清晰。渡部早苗沈默許久，慕

希的話將他記憶裡的叨叨絮絮傳至耳畔，身體某處好似被悶著挨了兩下揍，回過神來，

嘴角的弧度亦是苦澀。 
 
他稍微挪動身體，坐到縮成一團的石蒜身側。 
 
「慕希君⋯⋯如果你對那位曾經的對象，就如同你們之間的約定那樣珍視，我認為並非毫

無意義呢。」唯能相信慕希對靈魂的辨識，前世的約定才有實現的可能。 
 
「若你們的約定，必須讓你們的關係回到前世那般交好⋯⋯像是互許終生之類的。」渡部遙

望雲裡的紅月，「又假使那位也早有這樣的伴侶，能夠從旁見證或守護對方來生的幸福，

何嘗不是一種守約的方法呢？」 
 
「若非如此，或許你們也可以重新認識彼此，屆時再履行約定，也不算遲吧？」他悠悠地

說，在榕樹的年歲裡最不乏等待。 
 
＊ 
 
原本失去生氣的神情，在溫和的樹妖給予肯定、為自認為的白費功夫賦予了意義，此刻

如同燃起生機般，石蒜緩緩抬起頭，靜靜地聆聽著對方的觀點。 



 
聽聞著早苗第一個舉出的例子， 隨著敘述，慕希也想像著那般的情境，卻在心中升起一

股躁動，但為了平穩心境而抓緊了覆蓋於膝蓋上的袴。 
 
若要說哪一項舉例與那約定最貼切，應該是第二種吧？不知何時作為妖怪象徵的尖耳

變得泛紅，慕希扭捏地回答道。「不是…不是那種…一輩子要在一起的那種約定…我是，

跟她約定了要跟她玩捉迷藏，以前的她害怕著不會有人記得她的存在，我想讓她知道我

會一直記得她的…」 
 
重述了記憶中的約定，石蒜妖彷彿想起了當初的決心——是啊，是為了不讓她變得孤單

，所以想要堅守這個約定。也就是說，現在最重要的便是確認目前狀態的她是否孤獨。 
 
「…我覺得，重新認識會再來履行約定可行，只是，要重新認識可以怎麼做呢…」想通了

初心，但如何執行又是個想破頭的難題。 
 
＊ 
 
聽著少年的解釋，渡部只是哎呀地輕聲感嘆。這不是牢牢地刻進靈魂裡了嗎？ 
 
「將對方當作陌生人那樣看待，好好正視他現下的模樣，接著就讓一切順其自然吧？」翠

綠的眼神笑望石蒜的徬徨，「慕希君的話，我想是沒問題的。」 
 
＊ 
 
若是要作為陌生人，心中總會難免不捨，卻難以理解這一份心情源自何者感情。不是只

要做到守護的責任便可嗎？那麼心裡某一處又在冀求些什麼？ 
 
儘管心中有所掙扎，但要能做到不會起疑並且能親近，果然還是從假裝初識的狀態開始

是最保險的做法吧？「…嗯，雖然有些憂傷，但也只能如此了。」 
 
「…說起來，為什麼你會願意聽我說這些？我們是初次見面，早苗先生是為什麼會認為

我是可以的？…還有，為什麼你會躲在紅葉樹林之中…莫非你是這片樹林的神靈？」雖

然收到了來自他人的認可，但不太有自信的石蒜妖對於仍未熟知自身性格的榕樹，抱持

著疑惑對方是判斷自己做得到？不會認為自己僅是空談而無任何行動嗎？亦或者對方

是給予世間心靈支柱的神明，才會如此無私地待人嗎？ 
 
＊ 
 



「神靈什麼的，真是言過了呢。」渡部笑得無奈，「只是一介不請自來的異鄉客，碰巧在這

片樹林借宿，又碰巧⋯⋯看見有些相似的影子，說些一己之私罷了。」哪怕蓊鬱的羽織上圈

著注連繩，榕樹既非被供奉的存在，這裡亦非他應處的山林。 
 
素昧平生地，就和慕希口中的對方那般，渡部早苗第一次見過這樣的石蒜——甚至是

人。 
 
「不過，說得也是呢。無論你們曾經擁有多少回憶，前世與今生或許毫無關係，各自作為

全新的生命，邁向嶄新的命途，或許才是世間的常理吧？」渡部說著抬手，在手背的指節

上冒出兩葉綠芽，逐漸長成兩道岔開的樹枝。 
 
「但是慕希君⋯⋯如果靈魂轉世之後，還記得生前的事，對那件事一定也有著相當的情感

吧？」枝頭的綠葉相互交錯，逐漸成了一片翠綠，「那份情感的根源究竟是什麼，恐怕只

有慕希君才知道呢。」 
 
＊ 
 
聽聞是見到相似的影子而有所作為，慕希倏然能夠坦然接受他人的協助。若傾訴自身的

煩惱能滿足贈與者的一絲小任性，那也是幫助他人的一種方式吧？ 
 
樹妖手上緩緩向上生長的枝葉，伴隨著引導式的提問，猶如封閉的思緒逐漸擴展開來，

展露枝頭的翠綠新芽，如同喚醒部分沉睡的寶貴記憶，顯得強韌且生機盎然。 
 
「…相當的情感，我好像有點印象。曾經在面臨瀕臨死亡的一刻，有人拼了命搶救著我的

性命…不是只有未履行的約定，還有沒能及時傳達的感謝跟心意…」 
 
望著枝葉的眼神變得飄遠，記憶中模糊的溫暖湧上心頭，卻也意識到那已經是前一世的

事情了，胸口的溫柔雖然使之淡然一笑，卻又包含著苦澀的心情。 
 
「…如果聽到有人對我說聲『謝謝』，就會覺得自身的存在就有了價值，所以我會想要跟

她說聲『謝謝』，也想要讓她覺得自己有存在價值…」 
 
「…但是，現在才跟她說，可能已經來不及了…是吧？」石蒜收回仰望的視線，平靜的笑

容帶著少許的憂傷。 
 
＊ 
 
聽著渡部倒是輕笑幾聲。倘若世間多一些這樣的人類，許多事情就會變得截然不同了

吧？ 



 
可惜少年成了石蒜，在自然界中很難有互利共生的對象，就和大部分的植物一樣，只是

天地之大，在個體之外還能留下許多生存空間，彼此也能夠相安無事、各自繁盛。 
 
「受幫助的心情若沒有隨著時間淡去，道謝的話又怎麼會晚呢？若你們在今生常相處，

或許也會遇上想要感謝的時候吧？」渡部早苗望向住在石蒜裡的少年，似是還未盛開卻

害怕凋零的樣子，不禁惋惜地說。 
 
＊ 
 
原本哀愁的雙眼緩緩瞪大，像是燃起希望般地眼神閃亮，黯淡無光的眼瞳注入了光彩。 
 
他說的對。若是繼續創造相處的機會，那麼那份心意也許不止可以傳達一次，甚至可以

開口道出無數次，只要不會讓造成對方的困擾，石蒜願意將自己一切的真心獻給所珍視

的那名對象。 
 
「…嗯嗯。早苗先生，我好像知道，我可以怎麼做了，好好正視當下的她，就可以有很多

機會了，對吧？」 
將今日所得的建議統整起來的心得便是如此。也許是煩悶的心情開闊了起來，慕希臉上

掛上的是靦腆的微笑。 
 
＊ 
 
「是呢，我想現在的慕希君應該能看清眼前的道路了吧？」宛如放下心中大石的渡部，亦

對少年回以悠然的笑容。 
 
榕樹的枝葉倒帶似地回到渡部早苗的衣袖裡，他緩緩起身，稍微整了整凌亂，卻只是讓

和服裝束不至於散開，「那麼，我也該繼續前進了，就此暫別吧。」 
 
「期待下次見面，能聽見你的好消息呢。」 
 
＊ 
 
「啊、好、還有、謝謝你！早苗先生！」 
 
方才說到未能及時傳達感謝，慕希在聽聞對方即將道別而離去，為了不再重演相似的懊

悔，立刻大聲喊出。「謝謝你陪我煩惱！」 
 



是否有下一次的見面？到時候是否有好消息可以分享？未來充滿著不確定性，卻也同

時擁有各種可能性，期許著能夠成真，那便是還有機會吧？ 
 
向著逐漸淡去的背影揮著手，直到飄落的紅葉覆蓋視線為止。 


